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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周刊 / 大家

■ 本报记者 王雨红 李娇俨

汉语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如一条
流淌了3000多年的河流。

这条河流太浩瀚了。浙江大学求是
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汪维辉已经遨游
了 40 余年，追溯这些水滴的“前世今
生”，看它们如何流经不同的时代，又如
何在不同的地方分岔与汇合。

但汪维辉不急着抵 岸 ，即 便 在 数
字化时代，他依然保持朴素的学术方
式——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一个词一个
词地追，然后，告诉世人古人怎么说话、
古人的话怎么变成今天这样。他是首位
系统将时间与空间结合研究的汉语词汇
学者，被业界视为“领路人”。

“从事汉语词汇史研究，所有材料必
须来自历史文献，不能自造例子，不能想
当然，如果没有扎实的功底是难以胜任
的。”汪维辉的办公室里，书架从地板延
伸到天花板，铺满两面墙。

再过两年，汪维辉将年满 70 岁，不
过只有那一头全白的发色，能看出些许

“古来稀”的模样。他至今仍坚持每天伏
案研究、站立讲台，在汉语的长河中“打
捞”更多真相。

搞清疑难问题有
无穷的乐趣

“语言实际上是一个交际工具，它总
是能够适应人类的交际需要，有个性，也
有自我调节功能。”汪维辉说话不急不
缓，带着宁波乡音的普通话里，透着一股
学者的笃定。

刚坐下，汪维辉就向我们展示了他
的“功力”。当得知记者一位来自嘉兴、
一位来自山西临汾时，他立即以“寻找”
一词举例：“北方话一般说‘找’东西，但
晋南地区的方言说‘寻’东西，对吗？”

当记者说出方言后，才发现“找”的
语义对应的发音确实是“寻”！汪维辉大
笑解释道：“晋语还有入声，它和吴语一
样老。‘寻’是很古老的词，所以在你们的
方言中保留了下来，而‘找’是后来才出
现的。”

汪维辉研究的核心，正是在于将
词汇研究从传统的“考词释义”提升到

“词汇史”的高度，并系统梳理这些“概
念名称的变迁”，揭示汉语词汇演变的
规律。

清代以前的学者，尤其是乾嘉学派，
做训诂学的目的是解经、阐明词义，他们
并没有有意识地研究词汇是如何演变
的。但当时一些大学者已经有了“史”的
眼光：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里就曾指
出，“鞋子”在先秦叫“屦”，汉代叫“履”，
先秦的“履”是走的意思，到汉代变成了
名词。

“这其实已经是一种历时演变的观
察，只是零星散落在注释中，没有系统
化。”汪维辉说。

为了使词汇研究既能把握时代性，
又能观照地域性，他创造性提出“纵横结
合”法——纵向是词汇的历时演变，横向
是方言的共时分布。

不过，词汇研究工程量巨大，再详尽
的著作也不能把所有的词一一论及。

有一回，学生蔡浩昌下课后与汪维
辉讨论，“是”作为系词（即判断词）是何
时出现的。当时，学术界普遍以马王堆
汉墓出土的星象图和秦墓出土的“日书”
类文献为据，认为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
其中的重文符号“=”即系词“是”。但蔡
浩昌提出这个符号有新的解读，“可能并
不是系词‘是’”。

汪维辉把这事记在心里，并请蔡浩
昌把搜集的文献资料发给他。“我一看，
果然有了新说法，这些文献里的‘=’其
实不是重复上文的‘是’，而是‘谓’的重
文符号，因此并不是系词。”

以此为契机，汪维辉还特意写了一
篇 名 为《西 汉 以 前 究 竟 有 没 有 系 词

“是”？》的文章，并把这个例子编进了《汉
语史讲义》这本教材。

“做这种学问，寂寞吗？”我们不禁好
奇。

汪维辉笑了。那种笑里依然有一种
笃定：“把一个疑难问题搞清楚了，我觉
得有无穷的乐趣。”

汉语词汇，如奔涌不息的活水，从
上古流到今天，从文献流进方言，也将
从汪维辉的书桌，流向一代代后来者的
笔端。

追问语言最活跃
的血脉

汪维辉至今难忘求学的时光，那里
的人和事深深影响着他的人生轨迹、治
学根基。

恢复高考那年，汪维辉热血沸腾地

填报了数学专业，最终却阴差阳错成为
了一名宁波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班的新
生。在学校与当地小学共用的一幢校
舍里，汪维辉一步步走进了语言研究的
世界。

尽管条件简陋，图书馆不足10平方
米，教材也是临时油印的讲义，但大家都
如久旱盼甘霖似地渴望读书。

为了攻克自己前后鼻音、平翘舌音
不分的弱点，汪维辉每天清晨会早早骑
车到学校，在小池塘边捧着散文大声朗
读，手里拿一支铅笔，凡是读音没有把握
的字就做上记号，回到教室后立马查词
典确认，并记住正确的读音。为了节省
纸张，他用很小的字密密麻麻地记下课
堂内容，同学戏称为“细密字”。

老师们的循循善诱，也在潜移默化
中塑造着汪维辉的人格。当时，有位老
师写的板书工工整整，汪维辉特别留心
他的省略号，从来都是标准的六点，不会
多也不会少。

这种严谨的作风如一粒种子落进汪
维辉心里，生根发芽。他现在给学生改
论文，还会连同标点符号和错别字一起
改：“刚开始做学术的学生要看顾好，不
然容易走弯路、费精力。”

1995 年，汪维辉考入四川大学攻
读博士学位，师从语言学泰斗张永言
先生。从那时起，他的研究方向渐渐明
晰——汉语常用词。

为什么是常用词？汪维辉把那些生
僻、少见的词，比作考古中捡拾的“奇珍
异宝”，但他认为语言最活跃的血脉，藏
在我们每天说的“走”“跑”“红”等常用词
里。

入学当年，师徒两人就合写过文章
《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引
起学界的热烈反响。汪维辉的博士论文

经过修改后出版，如今还是许多高校汉
语史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

说到兴头，汪维辉搬来身旁一架梯
子，爬上书架取出最顶端的《汉语核心词
的历史与现状研究》，随手翻了几页向我
们展示。这是他基于“纵横结合”的研究
方法，出版的得意之作。

翻看目录，我们了解到全书根据国
际通行的斯瓦迪士核心词表，选定 100
个汉语核心词汇，系统描述每个词的历
时演变和方言差异。为了做好研究，汪
维辉的读书量堪比一座小型图书馆的藏
书量，找不到某本书或某个版本时，还会
在各个群里拜托学生帮忙找资料。

20 余 年 ，1173 页 ，近 90 万 字 。
2018 年，《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
究》终于出版，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成果文库”。

眼下，汪维辉正担任国家重大文化
工程《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的副主编。
这部被称为我国新编大型语文辞书“双
璧”之一的工具书，是无数人说话、阅读、
写作的准绳。

“规定动作”之余，他还想完成一直
想做的“自选动作”，比如《诗经》译注。

“我发现很多学者、作家到了晚年，都会
回归到传统经典的研究，大概是一种‘经
典情结’吧。”汪维辉爽朗一笑。

近30年来，汉语词汇史研究经历了
从寥落到繁盛的转变，在像汪维辉这样
一代代语言学人的领路下，常用词研究
已成为汉语词汇史研究的热点。

让汉语言研究后
继有人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汪维辉享受着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快乐。

他的治学原则，源于恩师杨潜斋——
让语言本身说话、全面不矛盾、经济（指
行文简洁、没有废话）。这三条原则让汪
维辉得益极大，沿用至今。

在浙大，汪维辉为本科生开设了《古
代汉语》和《汉语史》两门课，因为深入浅

出的讲课方式和饱含干货的课堂内容，
成为学校的“网红课”。

这两门课甚至还得到许多理工科学
生的青睐。有一回，一位学生冒着瓢泼
大雨从玉泉校区赶到紫金港校区，为正
在做考试收尾工作的汪维辉送上一份零
食大礼包，称自己被老师的治学精神所
感染，以此表达敬意。

汪维辉写得一手漂亮的行书，上课
时均用竖排繁体字。每节课前，他都会
在黑板上用繁体字竖行抄写一段古文，
让学生上台标点。他要求学生作业也用
繁体字书写，考试包含繁体字识读。

很多同学起初叫苦不迭，但汪维辉
坚持认为繁体字是学习古汉语的“敲门
砖”，这能让他们更好地理解汉字的构字
理据。

大部分时间，古代汉语学习是枯燥、
难懂的，汪维辉主张讲课要注重启发而
非灌输。比如《论语》中的“学而优则
仕”，通常解释是“学习优秀了就去做
官”，汪维辉则会引导学生思考，“优”在
先秦主要是什么意思，《说文解字》怎么
解释，《诗经》里“优”怎么用。

通过文献查考，大家发现“优”在
先秦有“有余裕”之意，这句话更合理
的解释是“学习有了余力才去做官”。

“学生听到这种解释，自然会觉得饶有
趣味。”汪维辉说，这就叫“让语言本身
说话”。

在他看来，汉语是历史悠久、使用人
口众多、文献极为丰富且从未中断、方言
差异无比纷繁复杂的重要语言，我们理
应有一部规制宏大、叙述详尽的《汉语词
汇史》。

“我这辈子当然不可能完成这样的
任务，但是只要汉语言研究后继有人，一
代代做下去，一定能达成这个目标。”汪
维辉说。

因此，对于教书育人，他堪称极致的
完美主义者。学生的论文初稿到他手
里，基本都是“满篇红”返回去，学生和同
行直呼“汪老师的眼睛最毒”。

“做语言研究，文字功底很重要。”汪
维辉以莫泊桑《项链》为例，“她颤抖着打
开盒子，里面空空如也”的“空空如也”一
词，莫泊桑曾修改 47 次才定稿。总之，
要把每个词和每句话都安放妥帖，文章
才算写成。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平日里，不论
事务有多繁忙，只要和学生有关的事，汪
维辉立马放下手头工作优先处理，学生
的事就是天大的事。

浙大的一次毕业典礼上，汪维辉作
为教师代表发言。他说：“我希望你们记
住两件事：一是做学问要严谨，因为学术
是求真的事业；二是待人要诚恳，因为人
生是求善的旅程。求真与求善，是我们
一生的功课。”

严谨治学，诚恳待人。汪维辉正
透过三尺讲台，用一笔一画、一言一
行，把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的接力棒稳
稳传递下去。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汪维辉——

在汉语的长河中“打捞”真相

一、《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
全书共 5章，选取东汉至隋代 41组

意义相同相近的汉语常用词，分名词、动
词、形容词三类，编排用例并加描写，以
说明这些常用词在历史上的演变替代过
程。该书是首次对中古时期常用词做集
中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并获得了第九
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二等奖。

二、《汉 语 核 心 词 的 历 史 与 现 状
研究》

该书研究汉语中的 100个核心词，
通过广泛调查历史文献和现代汉语方言
资料，厘清这些词的历史演变线索及方
言分布情况。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
为总论，概述汉语核心词研究的相关问

题及主要结论；下编为分论，逐个描述核
心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其中历时
演变和方言差异是研究的重点。入选
201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三、《汉语词汇史新探三集》
此书为“汉语词汇史新探”系列的第

三部论文集，接续《汉语词汇史新探》与
《汉语词汇史新探续集》，收录汪维辉
2017年以来的相关论文30篇，集中呈现
了他在汉语词汇史领域的最新成果。全
书内容涵盖汉语史和词汇史的理论探
讨、词汇史和语法史的个案研究、文献解
读和语料学、训诂学理论与实践、辞书
学、吴语研究、域外借词探源等。

（本报记者 王雨红 整理）

汪维辉著作一览

汪维辉，浙江宁波人。浙江大学
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
语言学会副会长。

长期致力研究汉语词汇史、中古
近代汉语和训诂学，出版《东汉－隋常
用词演变研究》《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
现状研究》等多部著作，是首位系统将

“历时演变”与“方言分布”结合研究的
学者，2024年被增补为《汉语大词典》
（第二版）副主编。多次获得教育部高
等学校优秀研究成果奖、王力语言学
家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奖等荣誉。

没有严谨，就没有学
问。 ——汪维辉

人物名片

链接

汪维辉在浙大做讲座。 受访者供图

汪维辉与学生合影。 受访者供图

汪维辉在图书馆。 受访者供图

汪维辉（右一）带着学生外出郊游。 受访者供图


